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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宮縮影：看陳曉朋的神奇拼圖  
陳文瑤 
 
神奇拼圖即是世界迷宮式的縮影。而迷宮的行走，並不是要汲汲於中心點的到達，它

那神聖空間的規劃，不是為了外在朝聖膜拜的心態而存在，而是強調走向內在自我感

知。陳曉朋自稱畫畫像遊戲，遊戲是好玩的，但內在擁有的卻是一種「未必輕鬆」而

且「當然是嚴肅的」作畫精神。 
 
早期，陳曉朋運用較多的色彩，渾沌的形體在畫面上的印染，隨性中有種不確定感；

至1999年，圓形、弧線的組合，如同心靈視象的描繪，帶了一種宇宙夢境般的情調；
2000年以後至今，隨著可預期的猜測，作品風格漸趨簡潔，無論是色彩或形狀。我們
或許可以說，她在繪畫上的表現，從偶然性走向對永恆、穩定性的追求，某部分就如

同早期的立體派分解了物件的形體，還原到事物的基礎符號；實際上，永恆、穩定性

就是由多重複雜轉化而來的單純狀態，而這個單純狀態，在當今已背負了相當藝術史

包袱的社會而言，不免會引人有過多對號入座的聯想。但正如衣服的流行一樣，每回

的復古風中都必然帶有創新，而同樣一條迷你裙，放在20世紀初與21世紀初，所面對
的評價與解讀必有大相逕庭之處。 
 
那麼，如何破除藝術家畫中讓人不自覺混淆的線條、形狀？如何避免個人審美在龐大

的藝術史包袱下被窄化與左右？或許我們該從週遭的生活環境做個概念式的觀察，再

探測作品意涵，或可能從中，感受藝術如何使人更為領會世界的美，這個美包括實體

環境，與人類心靈抽象環境。 
 
觀察週遭環境，從最外在的形體開始，首先，你逕自選擇一個適合俯瞰的角度，環顧

良久，景物隨著高度的上升漸漸模糊，細節淡去，形狀卻鮮明了起來；再者，閉上眼

睛開始組合，四邊形的有：建築、招牌、窗戶、各類說明牌、橋、車；三角形的是：

建築、招牌、窗戶、各類說明牌、橋、車，多邊形：同上；而線條，統統都有（在這

裡沒有「曲度」的問題，原則上，彎曲是一種錯覺，因為在正常情況下，凝望一個物

體超過15分鐘後，再銳利的直線也會扭曲）。有趣的結論出現：我們發覺直線理所當
然成為這些形體統一的本質，曲線當然也被包含其中，因為它們是變形。 
 
將這樣的結論與作品呼應，可產生一根本的連結：藝術家有意識地選擇形貌，以一種

多數決定下的視野呈現畫面，當下，陳曉朋作品中被畫出的形狀正是一個文明城市的

樣貌。在這曲折的迷宮之旅，人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小點，與他人的相對位置之間，有

小巷龐雜，商店羅列，號誌紛亂，現代人修行已不需要穿越法國沙特爾大教堂內的原

始十一環迷宮；我們如此戮力生產，早已為了彼此身心靈的提升，建造出無數城市迷

宮。而就像文明城市開始講究街道規劃一樣，人們的生活空間看似越來越有規則可循

，但實際上卻是：多數形狀決定了的樣貌，這迷宮更難走了，甚至不知何時才能找到

中心點。這一方面可能是看陳曉朋的畫不免遇到的窘境，可聯想的已經用盡，因為畫

面上無論是方形、長形、三角形、菱形、多邊形，都逃不過統一的本質，攤開都一樣

，一時之間，令人困惑；但這也同時是畫面吸引人的起點，因為結束了實體的聯想，

內在的感受才正要甦醒……。 
 
試著伸出手指，沿著畫面來行走，用片刻的專注把圖面看過，也不期望看盡。陳曉朋

把空間拆解拼貼，重複拷貝，其間並不特別企圖以「抽象」來引導觀眾往抽象空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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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裡去，畫面的線條與形狀遊戲，組織一具體而微的世界迷宮，迷宮的行走無法用

浮泛或漫不經心的步伐完成，如同走馬看花無法讓人實際體會世界深薀的美；然而若

是身體力行於迷宮之中的，作品將成為一樂趣無窮的想像空間與花花世界。 
 
在作品與觀眾之間，永遠存在著主觀的自我預設，微觀的藝術鑑賞，或可從藝術家的

自述尋出路徑，而宏觀的藝術鑑賞則將權力釋放，於是或大或小，或鮮明或隱晦，或

高或低的討論、詮釋，如微塵般佈滿在由作品、作者、觀眾，以及社會所構成的空間

裡；它們的本質是浮動的，有時看似粗鄙，有時卻又字句璣珠；是默契或是扞格，都

在這世界迷宮式的縮影裡，川流、自由。 
 
（原文刊載於《新樂園電子報》，第四期，2003。） 


